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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技术加速下沉的双重背景下，乡村老年群体在多元媒介格局中的信息弱势地位日益

凸显。当前乡村已形成以大喇叭、智能手机、微信群为核心的三元媒介体系，三者功能分化显著，分别

适配政策传播、个体化服务与公共沟通需求。然而，这一“并存”格局并非有机整合，老年群体面临着

数字鸿沟、信息隔离与代际断裂等困境。本文从场景适配、内容互构、关系勾连三个层面分析适老化传

播与代际融合的媒介协同路径，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老年友好型乡村传播体系提供理论参照与

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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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accelerated penetration of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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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the information disadvantaged position of rural elderly groups in the pluralistic me-
dia landscap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t present, rural areas have formed a triple-me-
dia system centered on loudspeakers, smartphones, and WeChat groups, with distinct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respectively adapting to policy dissemination, individualized services,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needs. However, this pattern of “coexistence” lacks organic integration, and the el-
derly population faces dilemmas such as the digital divide, information isolation, and intergenera-
tional fragmen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dia collaboration path of age-friendly communica-
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ntext adaptation, content co-con-
struction, and relational articul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and building an age-friendly rural commun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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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双重浪潮的历史性交汇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

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 23.81%，远高于城镇，且老龄化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呈现显著的“城乡倒

置”特征[1]。与此同时，“数字乡村”战略加速推进，《2025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底全国行政村 5G 通达率将超过 90% [2]。 
智能手机、微信群等新媒介逐步下沉，与传统的村中大喇叭形成三元并存的媒介格局。然而，技术

的普惠性愿景尚未落地，农村老年群体因身体机能下降、数字素养不足、社会支持弱化，正面临被信息

体系边缘化的风险。第 5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银发”网民

规模约 1.73 亿，但仍有约 1.15 亿老年人未能搭上数字化快车[3]。即使是已上网的“银发网民”，也普遍

遭遇技术恐惧、信息过载、网络诈骗等困扰[4]。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老年数字鸿沟的类型学描述，或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二元对立中探讨数

字包容策略，却相对忽视了乡村社会应对技术冲击的内生韧性。基于此，本文利用三元媒介分类框架，

结合老龄化视角进行本土化界定：以大喇叭为代表的内生型媒介、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外源型媒介和以

微信群为代表的移动新媒介。核心研究问题是：在三元媒介并存格局中，老年群体面临哪些适应性风险？

当前并存格局下存在哪些深层张力与治理困境？如何推动三元媒介从“物理并存”走向“代际共生”，

构建适老化协同路径？ 
为更具体地呈现上述问题，本文选取华北地区一个具有典型“流动–留守”二元结构的城郊村庄(以

下简称 A 村)作为实证参考。该村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 40%，青壮年外流严重。在媒介接触方面，

该村大喇叭实现全覆盖，智能手机普及率达 82%，建有 1 个村民微信群，核心群覆盖约 90%的村民。笔

者于 2025 年 6 月~8 月对该村进行了持续跟踪调研，收集了关于三元媒介使用的一手资料。 

核心概念界定 

“共生”(symbiosis)概念源于生物学，指不同物种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互利共存的生存状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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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胡守钧将共生引入社会系统分析，强调多元主体或要素之间在差异中寻求互补、在竞合中达成平衡

的动态过程[5]。在乡村传播领域，媒介“共生”并非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指大喇叭、智能手机、微信

群三类媒介在承认各自技术属性与社会适应差异的前提下，通过功能互补、内容互嵌与关系互构，形成

一种非替代性的、可持续的动态平衡系统。其核心机制包括：功能分化基础上的精准对接、信息流动中

的双向转化，以及行动网络中的虚实联动。“共生”的表征则体现为：老年群体不再被单一媒介排斥，

公共信息实现代际无差别覆盖，乡村共同体的沟通韧性显著增强。 
与之相对，“并存”仅指媒介在物理空间上的共在，缺乏功能协调与意义整合，这正是当前乡村三

元媒介体系的基本状态。 

2. 老年群体在乡村三元媒介体系中的边缘化与代际分化 

2.1. 内生型媒介(大喇叭)：老年群体的“最后依赖”与信息单一化 

大喇叭在乡村内生型媒介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信息传播方式兼具潜在强制性与伴随性，可有效触达

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是确保政策传播“最后一公里”的不可或缺的载体[6]。同时，大喇叭依托其在

地化传播的高覆盖率与高效率，可于短时间内促成普遍的社会共识[7]。在人口老龄化、空心化的村庄，

乡村大喇叭在紧急通知、政策宣传、应急预警等场景中发挥着“兜底保障”功能，这种能够“被动接

收”“无需操作”的传播方式，恰恰构成了老年群体的“最后依赖”。 
然而，大喇叭的信息传播具有明显的单一化与粗放化特征。A 村的大喇叭使用集中在三类场景：政

策通知、群众动员和应急预警。一般广播内容多为上级政策的简单转述，缺乏针对老年群体的精细化解

读；另外，广播时段固定，无法满足个体化查询需求；且过度使用易引发“听觉疲劳”，降低传播效果。

更为关键的是，大喇叭作为单向传播媒介，无法承载复杂的操作指南，如医保缴费流程、APP 使用步骤

等。一位 73 岁的村民表示“大喇叭一响，知道是村里有重要通知，但具体怎么操作还是不明白。”这反

映了大喇叭在信息深度与服务精度上存在天然短板。 

2.2. 外源型媒介(智能手机)：数字门槛与适老化不足 

智能手机作为外源型媒介的核心载体，为乡村老年群体提供了与外部世界连接的窗口——通过微信视

频维系代际情感、通过短视频平台获取娱乐与资讯、通过政务 APP 办理个体化事务。正如向青平所言，

智能手机与各类数字平台的结合，为乡村个体化事务处理提供了便捷渠道，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沟通模式[8]。 
然而，数字红利虽惠及农村老年群体，同时也面临着数字接入、使用、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功能性障

碍，整体依然处于数字弱势地位[9]。在接入层面，农村网络基础设施虽已大幅改善，但智能手机购置费

用、流量资费对低收入老人仍构成经济压力。在使用层面，智能终端普遍存在操作界面复杂、字体图标

过小、广告干扰频繁等适老化设计缺陷[10]。数字包容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数字技术能否识别并调动乡村

社会的内在基础[11]。《适老化 APP 消费者监督评测项目研究报告》显示，在测评的 APP 中，仅有 21.2%
的 APP 开发了老年专属版本，大量应用在二级界面后恢复标准版，老年人难以独立完成社保认证、线上

挂号等操作[12]。在知识层面，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缺乏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技能，信息检索与真伪

辨别能力薄弱，极易陷入“数字陷阱”或“信息茧房”。对 A 村的调研显示，仅 45%的老年人能使用智

能手机的基本功能，但也仅限于接打电话、刷刷抖音。村民李某(68 岁)反映：“我手机上就打电话、刷视

频，别的都不会，也不敢乱点。” 

2.3. 移动新媒介(微信群)：代际沟通的桥梁与信息隔离的围墙 

微信群作为移动新媒介的典型形态，将“人地分离”的村民在云端重新聚集，构筑起内外勾连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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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社区”。对老年群体而言，微信群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它成为子女与留守父母日常联系的情感

纽带，家庭群内的语音、视频通话极大地缓解了代际分离带来的孤独感；另一方面，村务微信群也成为

老年人获取公共信息、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渠道。 
然而，微信群的使用同样存在显著的代际鸿沟。60岁以上老人中，能够熟练使用微信的比例不足 20%，

且多数仅限于接收语音、浏览朋友圈，难以参与群内文字讨论、文件分享、小程序填报等复杂互动。当

村委会将医保缴费通知、村务公开信息优先发布于微信群时，数字弱势老人便被排除在信息圈层之外，

形成“线上热闹、线下沉默”的治理盲区。 
此外，微信群内的信息过载与话语权失衡也加剧了老年群体的边缘感。年轻村民在群内主导议题设

置、使用网络流行语与表情包，而老年人的发言往往被忽略或被视为“落伍”。这种现象使老年群体在

虚拟公共空间中丧失话语权，进一步强化了代际文化隔阂[4]。 

3. 老龄化视角下的媒介治理困境：数字鸿沟、信息隔离与代际断裂 

3.1. 代际数字鸿沟与治理“死角” 

三元媒介的物理并存并未实现信息的全人群覆盖，反而因代际数字技能差异催生了明显的治理“死

角”。陈洪友提出的“后喻结构”概念，深刻揭示了新媒体时代乡村代际之间数字技能的不平等现象[13]。 
农村老年群体主要依赖大喇叭获取信息，而大喇叭的间歇性广播无法覆盖所有村务细节，例如社保

缴费截止日期、补贴申请材料清单等；微信群虽能传递精细化信息，却将数字弱势老人排除在外；智能

手机的个体化操作特性又使老年群体难以独立完成在线事务处理。三者之间的功能脱节导致部分老年村

民无法及时获取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服务信息，乡村治理的公平性面临挑战。 
这一问题在偏远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农村养老资源供给不足、基础设施滞后，叠加人口空心化，使

留守老人陷入“信息孤岛”与“服务荒漠”的双重困境[14]。当数字化服务成为公共服务的“默认选项”

而缺乏替代性通道时，老年群体便被结构性排斥在治理体系之外，其养老保障权、社会参与权、发展权

均受到隐性剥夺[9]。 

3.2. 信息过载与权威消解 

现代媒介的普及会导致乡村公共空间萎缩与传统权威消解[15]。村民微信群中，除了村干部发布的村

务信息外，村民们还会转发广告、短视频、养生知识甚至谣言传闻等。老年人由于信息辨别能力较弱，

容易成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与受害者。农村老年群体常遭遇“数字欺骗”与“数字陷阱”，不仅造成经

济损失，更侵蚀了对数字生态的基本信任[4]。 
与此同时，微信群等新媒介的普及导致信息传播呈现碎片化、情绪化特征，传统大喇叭所代表的官

方话语权面临消解。当村民在群内公开批评村委会决策、传播未经证实的负面消息时，基层政权的治理

权威受到挑战。不同的传媒会对乡村治理结构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重塑了乡村话语体系[16]。这种话语体

系的冲突，本质上是传统单向传播与现代多元互动之间的张力在乡村社会的投射。 

3.3. 虚拟连接与在地行动的“脱节” 

微信群等移动新媒介虽能实现“脱域”的云端连接，但这种连接往往停留在情感与信息层面，难以

有效转化为在地的集体行动。留守老人通过实体空间流动，如赶集、走亲访友、陪读等活动重建社会网

络与地方认同[17]。而虚拟连接若缺乏实体场景的支撑，反而可能导致“线上热烈、线下冷淡”的知行分

离。 
这种脱节现象反映了乡村共同体意识的弱化：人口流动使得外出群体的利益与家乡关联性降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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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老人则因体力有限、参与渠道单一而难以承担集体行动。三元媒介体系在促进公共事务参与方面的功

能未能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的内聚力面临挑战。 

4. 走向代际共生的媒介协同路径：适老化传播与代际融合 

4.1. 场景适配：构建适老化的媒介协同矩阵 

不同媒介形态的组合可以平衡乡村治理主体的力量分配[14]。根据不同传播场景与老年群体的信息

接收能力，明确三元媒介的主辅功能定位，实现优势互补[16]。 
在政策传播场景中，应建立“大喇叭 + 微信群 + 上门通知”的组合模式。对于强制性、普适性且

时效性强的政策，如灾害预警、禁燃禁放，以大喇叭为主媒介，发挥其覆盖广、强制性的优势，采用方言

播报、反复强调的方式确保老年群体知晓；对于精细化、操作性的政策，如医保缴费流程、补贴申请指

南，以微信群为主媒介发布图文详解，同时由村干部或志愿者通过电话、上门走访等方式对数字弱势老

人进行“一对一”补充通知。这种分层传播策略可有效弥合“接入沟”与“使用沟”。A 村在交医保的

过程中，采用组合传播模式，大喇叭通知，手机打电话通知到个人，微信群转发操作过程，大大提高了

政策覆盖面和有效性。 
在公共事务协商场景中，应推动“线上讨论 + 线下会议”的有机融合。微信群可作为议题征集、意

见收集的平台，但重大决策仍需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老年协会座谈等线下形式进行充分协商，确保不熟

悉数字技术的老人也能表达诉求。同时，可利用大喇叭对协商结果进行广播通报，扩大知晓范围。 
在适老化服务场景中，借鉴王金营、朱骏惠(2024)提出的“网格化 + 互助性”养老模式，将媒介协

同嵌入社区日常服务[14]。例如，通过微信群发布助餐、助医、助洁等便民信息，由村干部或邻里志愿者

代为操作智能手机完成预约。 

4.2. 内容互构：激活地方性文化与适老话语 

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渠道，更取决于内容是否契合老年群体的认知习惯与生活经验。为此，

需推动三元媒介的内容互构，将官方政策语言转化为老年群体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地方性知识”[18]。 
一是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增强传播亲和力。大喇叭广播可采用方言播报、案例讲解等形式，将政策

内容融入老年群体熟悉的叙事框架。二是推动数字内容的适老化改造。应优化老年人经常使用的平台，

使老年人更真切地感受到新技术的实际效用与操作便捷性[19]。村级微信群应照顾老年人的感受，发布语

音版通知、大字号图文指南，避免纯文字、长文件等不友好的信息格式。同时，鼓励老年人创作与乡村

生活相关的短视频、图片，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传播，增强老年群体的数字参与感。三是加强对微信群

信息的管理。针对微信群内泛滥的虚假信息，村委会应设立“信息核实员”岗位，由熟悉网络的年轻村

干部或志愿者定期巡查，对可疑信息及时辟谣并发布权威解释。同时，通过大喇叭和微信群开展定期的

数字素养教育，帮助老年人识别常见的网络诈骗手法，降低老年人上当受骗的风险。 

4.3. 关系勾连：重建家庭–社群–技术互嵌的共同体意识 

媒介协同的最终目标是重建乡村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使老年群体从信息接收的“边缘者”转变为情

感与行动的“参与者”。这需要充分发挥家庭、社群与技术的互动关系。 
第一，强化家庭场域的数字反哺与情感联结。应鼓励外出子女通过微信视频、家庭群分享等方式与

留守老人保持日常沟通，并在返乡期间手把手教授老人使用智能手机。村委会可定期举办“家庭数字日”

活动，邀请年轻人带父母参与智能手机培训，将技术学习转化为家庭互动的仪式。 
第二，激活社群层面的互助网络。可依托老年协会、妇女之家等组织，建立“邻里数字互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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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对年轻的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操作智能设备、解读微信群信息。面对面的互助能够有效缓解技术

焦虑，形成“以老助老”的良性循环。 
第三，推动虚拟连接向在地行动转化。微信群不应止于信息发布，更应成为动员集体行动的平台。

让老年群体在实体空间中的“在场”与“参与”中重拾对村庄事务的归属感。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意

愿较高，《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显示，农村 60 岁以上人口中约 24.5%
仍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20]。应通过适老化技术赋能，使老年人以经营者而非单纯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农业

生产与社区服务，这同样是共同体意识重建的重要途径。 

5. 结论 

本文从老龄化视角考察乡村三元媒介体系(大喇叭、智能手机、微信群)的功能分化、治理困境及适老

化协同路径，并以华北地区具有典型“流动–留守”特征的 A 村为实证参照。研究发现，当前三元媒介

呈现“物理并存、功能割裂”特征。大喇叭是老年群体的“最后依赖”但信息单一；智能手机提供外部

连接却适老化不足；微信群发挥桥梁作用但信息过载与话语权失衡加剧老年边缘感。三类媒介缺乏面向

老龄化的协同机制。 
并且，老年群体面临着数字鸿沟加剧、信息过载消解权威、虚拟连接与在地行动脱节三大困境。针

对这些困境，本文提出“场景适配–内容互构–关系勾连”的协同路径：场景适配明确各媒介在不同传

播情境下的主辅功能；内容互构将官方政策语言转化为老年群体易于理解的地方性知识与适老话语；关

系勾连强化家庭数字反哺、社群互助网络与虚拟–实体行动转化，重建共同体意识。 
本研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老年友好型乡村传播体系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但本研究

仍然存在局限性：结论的普适性尚需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乡村中进行实证检验。未来可进一步探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如何动态影响老年群体的信息适应过程，以及家庭结构变迁对社会缓冲机制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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